
20年前⼀个⼈坐于深夜的灯下，敲键码字。如今只想当个⼈历史收集，⽽已。 

1.胡说 
2.马路性爱幻想曲 

3.曾经有个恋⼈令你悲伤 
4.男⼈ 和男⼈的友情 

胡说 

许仙和白素贞再次出现在同⼀个地⽅，是在他们的⼏个世纪轮回之

后。 

外来务⼯者许仙 

许仙满脸愁容地坐在西湖边的⼀块⽯凳上，双眼呆呆地望着湖⾯。

因为最近连续碰上了⼏桩倒霉事，这个年轻⼈⼼⾥失落得很：先是

⼿机不知何时被⼈给掏了去，然后，说是遇上经济危机，⼯地上说

⼯程要停⼯，把他给解雇了；再然后钱包不见了，神奇的是⾥⾯的

银⾏卡密码居然被⼈给破解，等他去挂失的时候，发现卡⾥已经没

有⼀分钱。 

⼏近⾝⽆分⽂了，⽽且没了⾝份证，什么证件都没了，许仙觉得⾃

⼰⼀夜之间就成了这个社会的遗弃者。这意味着他⼀切都要从头开

始。许仙很是⼼灰意冷，他想找⼀些安慰⾃⼰的理由，可是这只会

让他觉得更难受；更难受的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发泄⼼中积蓄的郁

闷，他是个胆⼩的男⼈，甚⾄给他⼀块空旷的地⽅让他喊叫⼏声，



他都会惴惴地喊不出声来。许仙总是默默地把闷⼈的事填进肚⼦

⾥，好像这能给他的⾝体补充营养。许仙到底是⼀个弱势的⼈，虽

然他是⼀个男⼈，可是他的确弱势呢，他⼀般情况下不敢和⼈理

论，更别说动⼿打架了。 

许仙是那个书⽣许仙么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许仙⾃⼰当然也不知

道。他现在的⾝份是⼀个失了业的、境况潦倒的打⼯者。这情形还

是他这辈⼦碰到过的最糟糕的情形。 

许仙来到湖边，⾝体虽然像⼀块⽯头般地坐着，思维却⼀刻不曾停

过。他想跳进湖⾥，可是这湖根本淹不死他；他想花两块钱买上⼀

注彩票，以求命运在倾刻间得到逆转；他想世界末⽇应该快到了，

那么⾃⼰即便饿死也赶上了好时候；他想壮起胆⼦到洗浴店⾥痛痛

快快地洗个澡，然后再要个姑娘痛痛快快地⼤⼲⼀场，接着说没

钱，被店⾥的打⼿打死了事……许仙唯独没有想过回家，因为他是

个孤⼉，16岁那年他觉得⾃⼰长⾜了⼒⽓、有能⼒跑的时候，就从

孤⼉院⾥跑了出来，他想与其在那⾥受虐待，不如⾃⼰闯荡江湖混

⼜饭吃。许仙做到了，当然做得也很艰难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社会关

系，也没有学历⽂凭，或者特别的⼯作技能，唯⼀说得上的，是他

那幅⾝⼦⾻和斯⽂又不失英俊的脸蛋。许仙做到了，他给⾃⼰找了

份在⼯地上的活，此后⼗余年，他⼤部分时间都在⼯地上度过。有

⼀幅好⾝⼦⾻，找份这样的体⼒活倒也不难。 



许仙也没有什么知⼼朋友。似乎，像他这样前世轮回⽽来的⼈，来

到这个世上注定就要承受这⼀切。 

性⼯作者⽩素贞 

⽩素贞独⾃⼀⼈缓缓地⾛上桥⾯。她的出现⽴刻引起了⼀些男⼈的

注意，但⽩素贞好像忘了周围的存在。 

⽩素贞最近⼀段时间⼀个客⼈都没有接上，所以她的⼼情不太好。

和轮回前的⽩素贞不⼀样，现在的她是个性⼯作者——当然，她的

国家不承认像她这样的性⼯作者的名分，⼈们会管她叫——⽂明⼀

点的叫⼩姐，粗暴⼀点的就叫妓⼥了。甭管是⼩姐还是妓⼥，最近

男⼈们都变得⽼实起来，⼤⼤减少了这⽅⾯的消费。 

⽩素贞只是想出来散散⼼。她的穿着和这个城市⾥⼤部分的时髦⼥

郎差不多，只不过脸上的愁容却是年轻姑娘们不容易有的，⽽在男

⼈们看来，这愁容却增加了⽩素贞的吸引⼒。⽩素贞也懂得装扮⾃

⼰，她总是显得素⽽不淡，加上她⽪肤⽩嫩光滑，性格温柔，所以

在姐妹中她的⽣意向来最好。 

可是这⼀年多来，⽩素贞感觉⾃⼰⼀天⽐⼀天焦虑。她想着结婚

了。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她开始在她的客⼈当中去留意物⾊⼈选，

可是来找她的总是些⾚裸裸的嫖客，毫⽆情趣可⾔。⽩素贞不像她



的⼩姐妹，期望挣了钱然后回到⽼家去，找个安份的男⼈结婚⽣孩

⼦过正常的⽣活。她是个⾃尊⼼极强的⼥⼈，同时又有着不可救药

的浪漫想法，⾄少她现在还没有放弃她的浪漫想法——她觉得，肯

定有⼀个⼈在什么地⽅等着她。 

像⽩素贞这样⾝材容貌姣好的⼥⼦，在社会上⽴⾜并不难。可她为

什么会从事现在的⾏当呢？⼀般⼥⼦，若⾮迫不得已，常理来看总

是不愿意靠卖⾝为⽣的。⽩素贞有着和许仙类似的经历：她也是孤

⼉，16岁那年，她觉得⾃⼰成熟了、有能⼒⾃⼒更⽣了，便从收养

她的孤⼉院中逃出，可外⾯的世界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美好、那么容

易获得⽣存。就在她⼿⾜⽆措、落魄街头之时，⼀位⼤姐好⼼收留

了她——或者也不叫收留，⽽是替她找了份⼯。⽩素质的运⽓还不

错，她⼀开始只是替店⾥收拾收拾，做些杂务，并不需要做那些卖

⾝的事；再过了两年，⽩素贞才加⼊了姐妹们的队伍。这时候，她

也知道别⼈做的是什么回事了。 

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⼀些好事也有⼀些坏事，⾃⼰不敢相信可偏

偏发⽣了。 

许仙和⽩素贞 

千年以前——也不知道是⼏千年，总之是那个时候吧，许仙还是许

仙，⽩素贞还是⽩素贞；⽽且⽩素贞还被称为⽩娘⼦。在汉语⾥，



娘⼦相当于⽼婆的意思。⽩素贞虽然只是许仙⼀个⼈的⽼婆，却⼈

⼈皆可喊娘⼦，那么，⽩素贞可是中国男⼈的梦中情⼈？ 

况且，⽩素贞⾝边还跟了⼀个⼩青，在古代那是丫鬟，现在也许就

是⼆奶了。只是多少个轮回之后，⼩青不知去了哪。 

⽩素贞和许仙再次出现在同⼀个地⽅，这个世界⼀点⼉征兆都没有

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两个普通⼈，在这茫茫⼈海中出现在同⼀个地

⽅，又能有什么征兆呢。⽩素贞好⽍姿⾊相对出众，尤其是她的

腰，特别柔软。许仙呢，虽然有⼀幅好⾝板，但他那未经梳理的落

魄样，扔在⼈海⾥就毫不起眼了。 

⽩素贞从许仙⾯前经过。许仙的意识⾥只是⼀条⼤腿从他眼前飘

过。⽩素贞并未注意到⾝侧坐着⼀个男⼈，她站在湖边轻轻叹息⼀

声，扭头看见了许仙旁边还空着半截板凳，便坐了上去。许仙感觉

到了旁边多了⼀个⼈，⽽且是个年轻⼥⼈，说不定还很漂亮，可他

就是不敢扭头看⼀眼；他⾃然也不知道⽩素贞是谁。 

除⾮⽩素贞和许仙⾝上都有特定的⽓味，穿越了时空隧道⽽来，能

够⽽且只能够为对⽅所辨别。 

可是这两个可怜的⼈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⽣在这个时代，受的

苦只会⽐前世多得多；可是他们又⾜够幸运，许仙还不曾去挖过煤



矿，然后死在矿难中；⽩素贞虽然做了⼩姐，可也不是失去⼈⾝⾃

由的那种。这对过去的情⼈，此时坐在⼀起，好像地球的南北两

极。如果⽆所不知的神此时出现，他会告诉⽩素贞，坐在你⾝边的

那个落魄男⼈就是你今⽣唯⼀的⼈；他会告诉许仙，扭头看看，那

是你前世姻缘的继续。 

天知道接下来会发⽣什么呢！ 

画外⾳倒是说得很凄美： 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⽣与死 

⽽是我就站在你的⾯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我站在你⾯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

⽽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⼀起 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⼀起 

⽽是明明⽆法抵挡这股想念，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⼼

⾥ 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明明⽆法抵挡这股想念，却还得故意装

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⼼⾥ 



⽽是⽤⾃⼰冷漠的⼼对爱你的⼈掘了⼀条⽆法跨越的沟渠。 

那个⼏世以前的⽩素贞，在做爱时曾经呢喃在许仙⽿边说：“我愿变

成⼀条蛇，缠绕在你的⾝体上，⼀直亲密下去，不管世纪轮回”——

然⽽，轮回了⼏个世纪，现实却如此残酷。 

⻢路性爱幻想曲 

     题记：虚伪终将击败⼀切，包括虚伪的⼈自⼰。     

好多天了，男⼈总能在清晨的同⼀时间、同⼀地点看见⼥⼈，然后

每⼀次男⼈都禁不住⼀番性幻想，想着⾃⼰在街头、在众⽬睽睽之

下和那⼥⼈⾏鱼⽔之欢；⼈们都聚拢了看他和⼥⼈⾚裸的⾝体缠绵

交合，并如痴如醉地聆听这两具⾝体由于摩擦发出的低吟声，⽽他

和她全然不顾周围的⼀切……每天清晨这样的⼀次光天化⽇之下的

性幻想，对男⼈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例⾏的独特体验。 

然后绿灯亮起，⼈流汹涌着流过⼗字路⼜，男⼈跟在⼥⼈⾝后，他

眼⾓的余光从未离开过⼥⼈的⾝体——有时候他的⽬光落在⼥⼈深

陷的乳沟⾥，有时候落在⼥⼈翘起的臀部上，有时候从⼥⼈的⼩腿

⼀直往上，然后钻进⼤腿两侧中间隐秘的三⾓地带……他想像着⾃

⼰的⾆尖游⾛在随着⽬光移动的每⼀⼨肌肤上，并随着⼥⼈⾝体的

⾼低起伏⽽变唤姿势——有时候，他感觉⾃⼰的⾆尖像⼀块热⽑

⼱，又厚又重地盖在⼥⼈的肌肤上，⽑⼱⾥渗出的热⽔就由⼥⼈的



⾝体去吸收；有时候⾆尖又变成了⼀块⼲燥的海绵，贪婪地吮吸⼥

⼈⾝体⾥流出来的每⼀粒液体。 

男⼈想像过⼥⼈⾝体的每⼀个⾓落，除了⼥⼈的脸。男⼈从来没有

⽤眼⾓的余光窥视过⼥⼈的脸，他总是喜欢⾛在⼥⼈的后⾯或后侧

⾯，他担⼼⾃⼰⼀旦和⼥⼈对视，⼼⾥的秘密就会顷刻暴露在⼥⼈

⾯前。他不知道⼥⼈有没有注意过他，反正他觉得⾃⼰“隐藏”得很

好，他也没想过要上前去搭讪、认识⼥⼈，他觉得这样很好——虽

然被他意淫的⼥⼈是个陌⽣⼈，可⽇渐⼀⽇，他竟觉得⾃⼰真的慢

慢熟悉了⼥⼈的⾝体，熟悉了她⾝体每⼀条曲线的⾛向和肌肤⾥散

发出来的体味。“熟悉的陌⽣⼈”——男⼈为⾃⼰找到了不去结识⼥

⼈的理论依据，他决定不破坏现状，让⼥⼈继续做他精神世界⾥“熟

悉的陌⽣⼈”，他害怕失去这种感觉。 

⼥⼈也从来没有给男⼈制造过⿇烦——这⾥指的⿇烦是，⼥⼈总是

⾃觉地⾛在男⼈前⾯，步伐的速度又正好让男⼈跟上，似乎她知道

⾝后跟着⼀个⼈，⽽她要故意将⾃⼰的背⾯留给⾝后的⼈看。⽆论

晴天⾬天，她总是在差不多时间和男⼈出现在同⼀条路上，有时候

男⼈先⾛在前⾯，她就快速⾛⼏步超过男⼈，然后有意放慢步伐。

⼥⼈从来没有回头看过跟在她后⾯的男⼈。两个⼈⼀前⼀后⾛过300

多⽶后，就到了分⼿的⼗字路⼜。 



遇到红灯时，⼥⼈就安静地站着，从不东张西望。在这个⼈流车流

喧闹的路⼜，她就像清晨安静绽放的花朵——是什么花呢？却又找

不到合适的名称来形容她。如果是荷花，倒是形容了她的⾼挑挺

拔；如果是夜来⾹，倒是形容了她的安静⾃在……江南的⼆三⽉

天，⾬⽔特别多，“梨花带⾬”的情形常引⼈⼼怜，有时候男⼈觉得

⼥⼈就像这“带⾬梨花”。但⼆三⽉天毕竟会过去，清明⼀过，江南

的天空便较之前晴朗起来，⼥⼈的穿着打扮也跟着晴朗起来，远远

的，男⼈就能感觉到⼥⼈⾝上散发出来的⽓息：她脚蹬靴⼦，穿着

⼀件短裙，却露出⼀截⽩⽩的⼤腿，看上去质地坚实、⽪肤滑嫩；

⽽且，⼥⼈显然还有⼀个性感的翘臀。 

第⼀天，男⼈对⼥⼈只是稍加留意；第⼆天，⼥⼈又出现了，男⼈

不免盯着⼥⼈的后半⾝多看了⼏眼……然后男⼈发现她每⼀天总是

出现在和⾃⼰⾏⾛的同⼀条路上，并且总是⾛在他前⾯或前侧⾯，

这让他产⽣了窃视她的欲望；实际情形也是如此——随着时⽇的推

进，他从窥视发到展了意淫，更⼤的状况是，后来他发现若是哪⼀

天⼥⼈没有出现在路上，⾃⼰竟会产⽣⼀些失魂落魄的感觉。 

男⼈开始渴望望每天清晨都能和⼥⼈“如期⽽遇”，似乎只要⼥⼈出

现，他⼀天的⽣活便不会陷进困顿⾥。但是，想到路上会有很多双

⾊迷迷的眼睛盯着⼥⼈看时，男⼈就觉得沮丧，因为他没有⼒量去

阻⽌那些眼睛⼊侵⼥⼈的⾝体，他也⽆法阻⽌其他男⼈对⼥⼈的龌

龊想法——他仍然坚持只臆想不开⼜，只欣赏不做声⾊；他甚⾄觉



得⾃⼰对⼥⼈的意淫是⼀种⾼尚的精神⾏为，⽽其他男⼈则猥琐可

鄙。他想如果有流氓⾮礼⼥⼈的话，他⼀定会冲上去挺⾝⽽出保护

她。 

“如果她看着我为她⽽流⾎，又会怎样呢？”有⼀天早上，男⼈问了

⾃⼰这样⼀个奇妙的问题，“那样，她的脸将会靠近我，她的⿐息轻

轻地冲到我的脸上，⽽我会像婴⼉般享受着她的注视。” 

男⼈带着问题默默地跟在⼥⼈后⾯，又到了⼗字路⼜，这⼀次他直

勾勾地盯着⼥⼈看，他看见⾃⼰站在⼥⼈⾝后，⽽⼥⼈褪去了内

裤，并弯腰下去将翘起的臀部送到他跟前……男⼈这⼀次他想赶⾛

这些想法，却怎么也赶不⾛。他微微闭上眼睛，那些缠绵的交欢画

⾯来势却更加汹涌，还出现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交欢姿势，并且这

⼀次，周围聚拢的⾏⼈也⽐以前多了好⼏倍——他和⼥⼈交合着的

裸体升到了半空，于是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，司机们从窗⼜⾥探

出脑袋，或者⼲脆跳上车顶，观看着这史⽆前例的“马路性爱”，这

情形太刺激了，以致于所有⼈都失去了从喉咙⾥发出声⾳的功能。

⼈们沉浸在⼥⼈发出的低回浅吟声中，但⼥⼈的低回浅吟渐渐⾼

涨，伴随着男⼈撞击⼥⼈臀部的冲击声，和男⼈越来越粗壮的呼

吸，渐渐汇成了这春天早晨⾥的交响乐。围观的⼈群渐渐失去平静

和控制，当他们中第⼀个⼈的精液射出来之后，不断有⼈加⼊进这

个⾏列；后来⼈们⼲脆脱去裤⼦，男⼈们看见⾝边有站着⼥⼈的，

⼆话不说就搂过来性交，或者是⼥的主动将⾃⼰送到男⼈⾯前；找



不到⼥⼈/男⼈的男⼈/⼥⼈，就站着进⾏⾃慰……终于，男⼈的精

液和⼥⼈的爱液，就像春天⾥吹响了⼜号，就像春天⾥的第⼀场暴

⾬，射得满地都是、满天都是。 

“马路性爱幻想曲”并没有⼀直进⾏下去，因为男⼈感到⾃⼰的⿐尖

突然被凉了⼀下，这⼀凉让他从幻觉中惊醒过来。男⼈睁开眼睛，

眼前的马路重新恢复了秩序，⼈们依旧⾏⾊匆匆地彼此擦肩⽽过，

汽车冲撞着越过⼈⾏道，被堵在后⾯的司机开始烦躁，尖叫的喇叭

声取代了让⼈热⾎⾼涨的交欢声。 

“⼈是多么善长欺骗啊，路⼈看我的眼神，那么端正不邪，谁会想到

我的⼼⾥充满了龌龊的想法呢。”男⼈从短暂的臆想中回到现实，不

由吁了⼀⼜⽓。⾬⽔落下来，男⼈没有打伞，他不由得竖了竖⾐

领。向前看时，发现⼥⼈已经不在；其实此刻⼥⼈正在打开伞，站

在男⼈的侧后⾝。 

果然有⼀把伞伸了过来，替男⼈挡住了头顶的⾬⽔。男⼈回头看到

⼀张⼥⼈的脸，这张脸让男⼈觉得既很熟悉、又很陌⽣。待他神智

清醒之后，才意识到这就是那个被他意淫了很多遍的⼥⼈，那个“熟

悉的陌⽣⼈”。⼥⼈笑吟吟地看着他，这让男⼈有些⼿⾜⽆措，仿佛

⾃⼰的⼼思已经被对⽅看穿了⼀般，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

男⼈和⼥⼈对视了⼀眼，就⼼慌意乱地移开了⾃⼰的视线，因为他

发现⼥⼈长了⼀张漂亮的脸，⽽且她前半⾝的曲线更加玲珑透现。 



“你是不是想和我做爱？”⼥⼈突然开⼜打破了尴尬的沉默，⽽她这

问题让男⼈⼼惊⾁跳，半晌没反应过来——他怎么敢相信⼥⼈会这

样和他说话呢。 

“你是不是想和我做爱？”⼥⼈再次笑吟吟地问，并且提⾼了嗓门。

她是那样镇定⾃若、旁若⽆⼈。然⽽再次短暂的沉默之后，男⼈却

对着她恶狠狠她说了句“你有病”；男⼈说这话的时候，红着脸喘着

粗⽓，好像突然意识到了⾃⼰被⼈给侮辱，反应过来之后便有点怒

不可遏。 

男⼈相信旁边有⼈听到了⼥⼈问他的话，因为有⼈带着诧异的围观

表情，向着他俩聚拢过来。这让他有些懊恼，他本能地反应过来要

维护⾃⼰内⼼的私密，要维护⾃⼰的尊严——“谁会想到我的⼼⾥充

满了龌龊的想法呢”，他想到⾃⼰问过⾃⼰的这句话，脊背不由感到

⼀丝发冷，因为他知道⼀旦那些龌龊的想法，要是像展览品⼀样被

展⽰在马路上，那他还有什么尊严可⾔呢？他认为这⽐被脱光了⾐

服裸体游街还要严重。 

⼈的⼤脑有时候就像⼀台⾼速运转的计算机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

完成复杂的思想计算和转变。的确如此，男⼈对⼥⼈的感觉，就那

么⼀下⼦从空中坠向了地⾯，他已经全然忘却了⾃⼰给过⼥⼈的赞

美，全然忘却了他和⼥⼈之间缠绵⽆⽐的交欢。恼恨⼏乎在顷刻间



就占领了男⼈的内⼼——这个⼥⼈竟然那样不知害臊地当着别⼈的

⾯问他那样的问题？并且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 

“我知道你想和我做爱，我能感受到。”⼥⼈对男⼈的懊恼视⽽不

见，她似乎想要解释什么，然⽽被男⼈的粗暴打断：“滚，不要脸，

神经病。”周围越来越多的⼈聚拢过来，有些⼈还对着男⼈指指点

点，仿佛他是⼀个被当街抓住的强奸犯。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如坐针

毡，不由得连着骂了三句后，便从⼈群中仓皇逃脱。他觉得⾃⼰越

是表现得恼怒，越是⼲脆果断地离开，就越能表明是⼥⼈精神有问

题，⽽他则是⼀个⽆辜的“受害者”。事实上男⼈也这么做了。 

男⼈逃脱之后，⼥⼈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离开。她本来想跟男⼈解

释，她能感受到他的思想，她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知道他要什么，但

这并不让她反感，相反还很让她享受，⽽且有成就感，久⽽久之，

她⽣出了怜爱之⼼。当她发现⾃⼰的⼼充满怜爱的时候，不由得被

这个发现所感动。如果每个男⼈都有⼀个命中注定的⼥⼈，她想她

就是，她是他的天使。 

她想她已经⾜够了解男⼈，她原本以为会得到⼀个热烈惊喜的拥吻

——其实她本来没打算说话，她想静静地出现在他⾯前，含情脉脉

地望着他不做声，然后⼀切该说的话，彼此完全⼼领神会。她想这

会是世界上最撩⼈⼼弦的交流——可不是么，她和他的⾝体在思想



的时空⾥，已经有过那么多次亲密的交合了，早已经胜过千⾔万

语。 

可是她居然还是⿁使神差地说话了。⼀切都在顷刻间轰然倒塌，怜

爱中的男⼈、梦幻中的男⼈，转瞬间成了⼀头向她咆哮的野兽。落

差实在太⼤，连哭泣都来不及准备。⼥⼈像僵⼫⼀般，怔怔地站

着，成了街头的⼈像雕塑。⽽那个仓皇⽽逃的男⼈，他⼼⾥又慌又

恼又⽓又悔，但是惊慌占据了上风。他本不龌龊，也许还真的有点

⾼尚，可现在他真成了⼀个龌龊的猥琐男⼈。 

⽓急败坏的男⼈渐⾏渐远，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⼀眼，⼥⼈已经不

在。以后她也没有再出现过。 

虚伪击败了这个男⼈。 

曾经有个恋⼈令你悲伤 

“是你?” 

吴岩没想到还能够遇见苏萤，⼀年以前，苏萤说吴岩我们分⼿吧，

我们不合适。“为什么我就碰不到⼀个成熟的男⼈呢？”苏萤带着淡

淡的悲伤语⽓悠悠叹道。苏萤告诉吴岩，她会换⼀个城市⽣活，并



且让吴岩不必找她。苏萤像⼀只花蝴蝶，翩然飞⾛了，仿佛另外⼀

个地⽅就是她的春天。 

苏萤⾛后不久，吴岩曾经到处找她，打她的电话，⼿机号码换了；

⽹络上也不再有苏萤的半点踪迹；吴岩觉得⾃⼰可能永远都见不着

苏萤了。所以这⼀年后的相遇，仿佛是在吴岩本已平静的⼼⾥扔下

了⼀块⽯头。因为他⾯对的是⼀个本来不再有希望见到的⼀个⼈，

⼀个曾经和他缠绵过、像⼲柴烈⽕般燃烧过的⼥⼈。 

他们曾是⼀对可⼈⼉呢。 

只是这突然的重逢——其实⼀年时间并不长，昔⽇如漆似胶的恋

⼈，⼀年后即便是⾯对⾯站着，甚⾄都还能感觉得到彼此的体温；

可是也没有那种“原来你也在这⾥”的惊喜。 

“是你？”简单的两个字说了，沉默也就打破。这是⼀个好的开始，

否则昔⼈情⼈见⾯的场景，还真不如昔⼈仇⼈相见呢，仇⼈相见绝

不⾄于会出现冷场⽆话可说。苏萤却显得有半分羞涩了，她还是⼀

头长发，低了低头然后扬⼀扬头发说，怎么是你，真巧。说完，嘴

⾓倒也有些笑意盈盈。 

“你好吗？是不是又回来了？”吴岩问，他的声⾳让苏萤感觉到了那

种久违的关切。在⼀瞬间，这⼏乎都要让她感动了。 



“回来了，你呢？⽣活上还好吗？”苏萤问。 

“还好，⽣活上哪怕不⼯作，维持这辈⼦⽣活的储蓄是够了”，吴岩

不假思索地回答。 

苏萤的脸上飞快地闪过⼀丝红晕，吴岩的⼀句话，让她的⼼顿时波

荡了开去。这是⼀种极难察觉的⼼理变化，不要说吴岩，她⾃⼰都

有些难以置信。似乎有⼀种直觉在告诉她，和眼前的这个男⼈再好

好聊聊，你们曾经是⼀对⽕热的恋⼈对么。这细微的⼼理变化，却

让苏萤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。 

“那就好，再次遇见你真是太巧了。”苏萤有些局促地说，“你……”⼜

中说了个“你”字却停了下来，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吴岩感觉到了她

的局促，便提议说天就要晚了，去吃东西吧，我请客。 

相见欢。 

苏萤吃饭的动作很缓慢，她总在边吃边想什么。遇上吴岩和她说话

的时候，她就微微⼀笑，并没有太多回应。其实此刻她的⼼⾥正经

历着⼀场复杂的思想运动：吴岩，当初她舍弃了他，可是眼下这个

男⼈依然热情，对⾃⼰显然还保持着好感；当初⾃⼰之所以离开

他，主要是觉得他“不够成熟”，当吴岩告诉她只有⼏万元的存款



时，她分明觉得⾃⼰⼼⾥凉了⼀下，尽管她装作若⽆其事地说年轻

的时候不应该为钱所羁绊。其实苏萤知道⾃⼰⾻⼦⾥是个对物质要

求很⾼的⼥⼈，可是她也知道⾃⼰分明喜欢着吴岩，看起来这是⼀

个⽆法调和的⽭盾。苏萤认识吴岩的时候，对他的所谓家庭背景⼀

概不知，吴岩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吸引了他，她以为⾃⼰也只是

“玩玩”，可是没想到和吴岩玩上之后，却真的喜欢上了他——原来

这个男⼈不仅在平时显出⼀幅玩世不恭的样⼦，在床上他似乎⼀样

玩世不恭，然⽽却每次都能够给她带去奇妙的性体验。 

如果这个男⼈有些钱，起码能满⾜基本物质要求的话，那我⼀定嫁

给他了，苏萤曾经这么想。她憎恨⾃⼰有这样的想法，可是她又始

终不愿意违背⾃⼰早年就⽴下的⽣活理想，思想⽃争的结果是理想

战胜了现实。 

可是此刻呢？真是⼀个奇妙的安排。⼀年时间是不算长，但也是任

何事情都有可能发⽣。“他说他以后都可以⽣活⽆忧了。”苏萤琢磨

起吴岩说过的那句话，这不经意的⼀句话，却让苏萤遐想起来。想

着想着她不由⾃主偷偷笑了起来。她这⼀笑，却被吴岩瞧见了，吴

岩的⼼情便顿时开朗起来。两个⼈于是开始说说笑笑，⽓氛⼀下⼦

轻松了很多。 

饭后，吴岩觉得意犹未尽，便试探着问苏萤去不去喝酒，不想苏萤

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下来。他们选择了⼀家以前曾经去过的酒吧，吧



间⾥⾳乐摇曳，灯光舒缓，⼈如酒⽔。“知道吗，我就是在这⾥的那

⼀晚喜欢上你的。”吴岩拿起酒杯，泯了⼀⼜说，“你对我说你喜欢

能让你失眠的⼈，我以为我就是那个让你失眠了的⼈，所以那天晚

上我下了决⼼、也有了信⼼去喜欢你。”吴岩说的是真⼼话，他说话

的语⽓平缓，态度诚恳，他的姿态让苏萤感到⿐尖微微酸了⼀下。

此刻，她的⼼也酥软了！ 

⼀男⼀⼥两⼈，便坐在⾓落⾥幽幽地叙着，有时候也⼀句话都不说

互相沉默。这是⼀种很默契的感觉，谁也不觉得对⽅多余，谁都觉

得坐在这个屋⼦⾥不能少了对⽅。原来有些时候，⼈和周围的声

⾳、光线真的能融为⼀体。 

别亦难。 

那么就不别吧，两个孤单的灵魂，两个曾经纠结在⼀起的灵魂，在

这样⼀个晚上，这样的情投意合，为什么还要分开呢？ 

吴岩对苏萤说我送你回去，他就真的送她回去了。他替苏萤开车

门，然后又开了房门。接下来是你能猜得到的：那房门只⼀合，吴

岩便紧紧地抱住了苏萤，他的⿐⼦贴着苏萤的头发闻了又闻，仿佛

苏萤是⼀朵盛开的鲜花，⽽他则是⼀只寻访到这朵鲜花的蜜蜂。吴

岩贪婪⽽⽤⼼地闻吸苏萤发稍的味道，渐渐地他的⿐息移到苏萤的

⽿根、脖⼦。吴岩紧紧地抱着苏萤，⿐息也终于换成了嘴对嘴的亲



吻。当四⽚嘴唇在⼀年之后再次紧紧地贴在⼀起的时候，时间已经

经过了很多——也许并不算苍海桑⽥的变幻。四⽚湿润的嘴唇⾜以

调动全⾝的荷尔蒙，何况吴岩将苏萤抱得又是那么紧，他的⾆尖碰

到了苏萤的⾆尖，然后互相卷在了⼀起，闪电般的感觉迅速传遍全

⾝，于是荷尔蒙就像冲垮⼤坝的猛流，倾泄⽽出。 

苏萤已经透不过⽓来。⾐服还未褪去，⽽⽣理的⾼潮已然即将到

来。这时候任何⽣理的防线都是可笑的、不堪的。两个⼈终于像泄

了洪的江⽔狂奔⽽去，下半⾝和上半⾝⼀样都紧紧地结合在了⼀

起。从苏萤噪眼⾥冒出来的细细鸣叫的呻吟声，就像滔天洪⽔撞击

出来的巨⼤声浪，猛烈地冲击着吴岩全⾝的每⼀条神经。他们不但

双⼿⼗指交扣，甚⾄连脚趾都要扣在⼀起。 

“我爱你。”吴岩说完这句话，便“呀”地⼀声⼤叫，他全⾝所有的能量

就都在极短的顷刻间射了出去。这⼀射，让苏萤的⾝⼦抽搐起来，

她那细细的呻吟猛然间变成“啊”的⼀声⼤叫后，便嘎然⽽⽌。 

吴岩瘫软在苏萤⾝上，两具⾁体从激流狂奔，到突然风平浪静，只

是那么⼀瞬间的事情。这是多么奇妙！他们静静地躺着，时空安静

下来，此刻他们像宁静湖边柔美草甸上的两只⼩绵⽺。 



性快感让两具⾁体完成了所有语⾔都⽆法完成的交流。性快感是什

么呢？性快感就像冲破云宵的⽕箭，她⾼⾼在上，⽽又终究离你⽽

去，哪怕你想多挽留她⼀秒钟都不成。 

是离愁。 

有了那天晚上的滔天骇浪，未来就没有什么说不开的事了。这⼀对

昔⽇的可⼈⼉，又成了如漆似胶的伴侣了。吴岩果然也表现出了⽣

活⽆忧的风范，他什么事也不做，带着苏萤去了过去从没去过的⼏

个地⽅，他们⽐以前玩得更开⼼。⽽到了晚上，这对可⼈⼉就像⼲

柴烈⽕⼀样吞噬着对⽅的⾝体，尽情享受性爱带来的欢愉。 

苏萤发现，吴岩⽐以前更有情趣了，花样也更多更新鲜，⽽且精⼒

也⽐以前更充沛。这使她惊喜不已，在喜悦⼼情的刺激下，苏萤的

⾝体也愈发充满了活⼒和动⼒。 

“我的恋⼈，假使有⼀天我们重逢，你会和我做爱吗？我依然愿意亲

吻你的每⼀⼨肌肤，依然愿意紧紧搂抱着你，呼吸你的呼吸。”吴岩

记得⾃⼰曾经这样悲伤过，如今，这悲伤真的转变成了它的另⼀⾯

——喜悦。他在努⼒践⾏⾃⼰的诺⾔，每⼀次做爱，他总要吻遍苏

萤全⾝的肌肤，然后紧紧地搂抱她。 



“我想跟你过，”有天晚上苏萤对吴岩说，“你现在⽣活上不⽤怎么

愁，应该找个好⽼婆了。”说完，还向吴岩做出⼀番调⽪的表情。

“是啊，我未来的⽣活是不⽤担⼼了。”吴岩叹⼜⽓说，他将苏萤的

脑袋搂在⾃⼰的怀⾥轻轻抚摸着，只是他若有所思的神情，苏萤并

没有注意到。 

事实上那是多么忧伤的神情呀！ 

在⼀圈疯狂玩乐之后，吴岩和苏萤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城市。苏萤甚

⾄开始设想他们的将来了：⼀处并不需要多⼤的地⽅，可以安栖他

们的⾝体，可以让⼼灵得到休息，可以让他们肆⽆忌惮地裸着⾝体

互相追逐、互相亲吻的地⽅，那就是家。但她又怎么知道接下来能

发⽣什么呢？ 

那是⼀个早上，苏萤醒来，发现⾝边并没有躺着吴岩，甚⾄连他的

体温都没有留下。⼤清早的，吴岩去哪了呢？苏萤起⾝找，却依然

没有发现他。“该不会出去买早餐了吧？这个男⼈。”苏萤想，⼼⾥

还娇嗔着呢。可是当她再次躺到床上的时候，却发现床头柜上摆着

⼀张写满了字的纸，苏萤记得这地⽅原本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，怎

么会冒出⼀张写了字的纸呢？她拿起纸，看了⼏⾏之后，却突然⼿

捂胸⼜，⾝体像僵了似地慢慢蹲了下去。这分明是⼀封吴岩留给她

的信，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那确确实实是吴岩的笔迹。 



让苏萤突然间萎缩了下去，那是⼀封什么样的信呢？  

“亲爱的萤： 

我知道我不该写这封信，但我必须写，请你原谅我的⾃私。 

⼀年以前，我检查出了⼀种奇怪的病，这是⼀种绝症，不发作时⾝

体不会有任何异样，⼀旦发作，⽣命就为期不远了。医⽣说我的⽣

命最多只剩下⼀年。⼀年啊，多么短暂，想想⼀年多以前，你正和

我分⼿，然后我就检查出了这种病。我曾经万念俱灰，总想早⽇⼀

死了之，可是后来我改变了想法——让我只活⼀年，我想这是上天

对我的眷顾啊，因为我只需要再活⼀年，所以我不需要⼯作和收

⼊，过去的那点积蓄⾜以⽀撑我过完这⼀年了。因为这⼀年，我的

⽣活⽬标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；特别是又遇到了你，更让我相信上

天安排我只再活⼀年，是对我莫⼤的眷顾呵！ 

我以为今⽣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所以，你的出现，我相信是上天

在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我本来只想从你的视线中悄悄地消失，可是如

果再次遇见你既然是上天的安排，我为什么要违背呢？再次见到你

的那天晚上，我就产⽣了⾃私的想法，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，接受

我的⾝体和灵魂——不过请放⼼，我的病没有任何传染性，⽽且在

它发作前，我的⾝体依然是很棒的。 



我的⾃私的想法，都是源于我想带⾛⼈间最美丽的东西，那就是你

对我的感情。我想在我⾛之前，尽可能享受这世界的美丽，尽可能

表达我的留恋和热情。萤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如果我对你的感情造成

了伤害，请让我来世再弥补你。 

在我⽣命和你相守的最后岁⽉⾥，我懂得了什么是⽣命。不管你对

我的感情如何，我是永远真⼼爱你的，这份爱我会带到天堂去，我

要告诉天堂⾥所有善良的⼈们——如果我有幸进⼊天堂⽽不是下地

狱的话。 

此刻任何语⾔都不⾜以表达我的情绪，我对你充满了深深的、深深

的歉意，原谅我对你不够好，原谅我对你隐瞒真相，原谅我再次让

你失望。你的幸福，我只有来⽣带给你了。 

萤，我知道我的病即将开始发作，我消失了，请你不必找我，并请

你忘记我。如果憎恨能让你好受点，我希望你狠狠地恨我。 

萤，再次向你表达深深的歉意，和我对你深深的爱恋。 

爱你的岩。” 

哎，⼀对可⼈⼉。请忘记你们的欢愉和苦恼吧，在你们各⾃放声⼤

哭之后。 



男⼈ 和男⼈的友情 

⼀ 

　　林是我这辈⼦最要好的哥们。我们是在拳击台上认识的。我们

是⽣死之交。 

⼆ 

　  ⼥朋友和我分⼿之后，我选择了拳击作为⾃⼰的职业。我有成为

⼀名拳击运动员的体魄，重要的是，我认为拳击是⼀项⾮常男⼈的

运动；更重要的是，⼥朋友和我分⼿之后，我觉得我必须找⼀份能

够⿇醉⾃⼰、又容易折磨⾃⼰的⾝体，最好还容易不幸⾝亡的职

业。我看过很多拳击⽐赛，知道拳击不但是⼀项⾮常男⼈的运动，

也是⼀项危险的运动。我渴望⾃⼰在拳击台上被⼈击倒，然后再也

起不来。 

　　 

　　我和⼥朋友相处了⼀年。⼀年不算长，可是⾜够让我刻⾻铭

⼼，最让我刻⾻铭⼼的是，在⼀个下⾬的下午，她带着⼀个男⼈，

来告诉我她要离开我。她说她需要⼀个成熟的男⼈来爱她，然后她

⽤⼿指了指⾝边的男⼈。男⼈的⾝边停了⼀辆轿车。我以为她是开

玩笑，尽管她以前在我⾯前曾经幽幽地埋怨，为什么她就不能顺顺



当当地等到⼀个有钱的成熟男⼈，然后爱她⼀辈⼦。我说我会成熟

的——其实和同龄⼈相⽐，我已经算成熟了；我还说我们将来的⽣

活⼀定不会难过。 

　　可是我错了。她并没有开玩笑，她真的等到了⼀个有钱的成熟

男⼈，可是我竟然毫⽆知觉。那天下午她来和我说分⼿之后，就再

也没有在我的⽣活中出现过。所以那个下午后来就成了最让我感到

刻⾻铭⼼的⼀个下午。她消失地如此坚决，如此神速。⽽且她想出

了办法，让我再也找不到她。 

三 

　　我在我的“拳击⽣涯”中只打过⼀场⽐赛，就是和林的那场⽐

赛。 

　 

　“起来，起来，继续打啊！” 

　　我已经记不清是第⼏次被林击倒在拳击台上。下⾯观众的呐喊

声简直疯狂了，他们绝对从来没有碰到过⼀个第⼀次打⽐赛的拳击

⼿，会那样顽强，不断地被击倒，又不断地爬起来。 



　　我的眼⾓已经被打破，⾎开始往下流。⼤脑已经完全处于迷离

状态，虽然还能听到拳击台下疯狂的呐喊声，可是已经渐渐听不清

⼈们到底在喊些什么。汗⽔和⾎⽔混合着沿着我的脸往下流。 

　　可是没有⼈能够发现，除了汗⽔和⾎⽔之外，我的脸上还有泪

⽔。我这辈⼦到⽬前为⽌只流过三次眼泪：⼀次是少年时代，在外

地读初中时⾼烧不退，周末回到家后母亲给我刮痧，刮完后我的⿐

⼦竟然⼀酸，然后眼泪就不争⽓地流了下来；另外⼀次是⼤学毕业

后和学友们在⽕车站道别，在⽕车开动的⼀刹那，我的眼泪也同时

流了下来；最后⼀次就是在和林⽐赛的拳击台上。 

　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流泪，但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我在⽐赛中

的糟糕表现。事实上，来参加拳击⽐赛，是我个⼈的⼀个“阴谋”，

这个“阴谋”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赢得⽐赛。相反，这样不断地被⼈击

倒，然后又爬起来，又被击倒，才是我真正渴望的效果。⽐赛过程

当中，裁判⼏次问我要不要继续⽐赛，我都坚定地点头⽰意。我的

教练，在我的眼⾓被打破之后，让我放弃⽐赛。但是我坚决不应

允。“这是我的第⼀场⽐赛，请让我竭尽全⼒……打好它。”我说。

教练当然不知道我参加⽐赛的真正意图。 

四 



　　“10、9、8、7、6……”裁判的声⾳在我⽿边回响，我知道如果我

不能在裁判喊出最后⼀个数字之前站起来，那么我就不能继续被击

倒又爬起来的享受了——当然，我是在享受痛苦。谁说只有欢乐才

能享受呢？痛苦照样可以享受。 

　　我后来知道了我的眼泪是为我的痛苦⽽流。从来没有⼀种经

历，能像那次拳击⽐赛那样，让我得到精神上和⾁体上的巨⼤的双

重享受。 

　　拳击台下的声浪⼀浪⾼过⼀浪。⼈们显然被我先前不屈不挠的

“精神”给刺激了，因此开始变得竭斯底⾥起来。对那些⼈来讲，看

到⼀场如此⾎腥又如此动⼈的⽐赛，⼀定是⼀种巨⼤的感官满⾜。 

　　我听清了他们是在喊我的名字，他们要我起来。我虽然知道他

们只是想看⼀场⾎腥、刺激的⽐赛，并⾮真的在⿎励我，但我显然

受了他们的感染。似乎，在众⼈的呐喊声中，我即将成为⼀个不屈

不挠的英雄了。那些声⾳离我的⽿膜越来越近——这真是⼀场让⼈

⽆⽐激动的⽐赛呵。 

　　我开始抬起我的眼⾓。没有⼈会注意到我的脸上曾经流过泪

⽔。⼀个男⼈在拳击⽐赛当中居然流泪，这要是被⼈知道了，会是

⼀个多⼤的笑话呀！男⼈可以流汗，流⾎，但是不可以流泪。 



　　我的眼睛⼏乎看不清东西。但是我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。全场

观众的声⾳，突然消失了。我垂着头，⼿⼏乎举不起来。我想我的

样⼦⼀定像⼀头受伤的狮⼦——也许此刻全场的观众才真正开始对

我有了⼀些同情，甚⾄是钦佩。因为我不再听到有⼈呐喊，会场的

⽓氛似乎突然凝住了。 

　　此时此刻，有多少念头在我头脑中⼀闪⽽过呵！以前⼈⽣当中

的所有难忘⽚断，飞速地在我头脑中切换——母亲的刮痧，⽕车站

的道别，⾬中的⽆情分⼿……所有亲情的动⼈细节，所有的分分离

离，全都在⼀瞬间涌上我的脑海。⼈⼼真是⼴阔⽆⽐，可以让你在

瞬间体会什么是物是⼈⾮，什么是⼈间沧桑，什么是⽣离死别。 

五 

　　我选择了死亡，但是死亡没有选择我——多年以后，每当和林

谈起当年的那场⽐赛，我总会这样总结。 

　　“你当时只要轻轻地打我⼀拳，那么最后倒下的是我⽽不是

你。”林对我说，“因为我绝不会还拳。” 

　　“我那时已经完全筋疲⼒尽了，根本⽆⼒出拳；就算出拳，⽽且

你不还⼿，又怎能⼀拳将你击倒？”我问林。 



　　“你知道吗，我当时已经完全被你震撼了。只要你出拳，哪怕是

轻轻地碰到我的脸，我就会倒下。”林微笑着说，“我的精神已经处

于崩溃的边缘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顽强、不要命的拳击

⼿。” 

　　是的，我那时的确不要命了。在我站起来经历了万分思绪后，

我挪动脚步向站在拳击台中央的林移去。尽管我不能完全抬起我的

头，但是我眼⾓的余光还是看到了林的表情：林⼀动不动，双⼿笔

直地垂下，眼珠定定地朝我的⽅向看，似乎痴呆了。 

　　从拳击台边⾛到林⾝边的⼏步，对我来说简直是在经历⼀场巨

⼤的灾难，每移动⼀步都万分困难。就在这样的移动中，全场的⽓

息都屏住了。不知道经历了⼏个世纪的时间，我站到了离林半拳不

到的距离。林的表情依然如故，站在那⾥纹丝不动。 

　　我万分吃⼒地渐渐抬起我的拳头。我的眼神和林的眼神碰撞在

了⼀起。我想对林来说，也许那就是世间最难忘的眼神。林依然纹

丝不动。 

　　我记得我的嘴⾓轻轻抽动了⼀下，好不容易抬到半空的⼿突然

就落了下去。 



　　我倒下了，倒在了林的肩膀上。这次倒下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

起来。 

　　我真的太疲惫了。我需要休息。 

六 

　　那天最后倒下之后的情形，我⾃⼰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

　　“你知道吗，你倒在我的肩膀上之后，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

声，这些掌声是给你的。”林后来告诉我。“我紧紧地抱住你，眼泪

⽌不住地往下流，都流在了你的背上。”原来，那天流眼泪的男⼈，

并⾮只有我⼀个。林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现场，“我甚⾄担⼼你已经

死了。如果真那样的话，我会内疚⼋辈⼦。” 

　　“你是我的兄弟，⼀辈⼦的兄弟。”林说他后来见我昏迷不醒，

就开始拼命摇我，对着我⼤喊起来。 

　　事实上那天我虽然昏迷了，但是仍然听到了林的喊声。只是我

已经睁不开眼，说不出话。“我看见你的眼⾓流出了⼀⾏泪⽔，才知

道你还没事。”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总是会没有理由地开⼼起来。 



七 

　　林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也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。尽管没有

经历过沧桑巨变，但我们⼼⾥都清楚可以⽤⽣死之交来形容我们之

间的友谊。在⼀次我⽗亲⽣病急需⽤钱，在我⼏乎借光林的积蓄的

时候，林变卖了他的轿车替我付医药费。 

　　“你是我⼀辈⼦的兄弟，钱不⽤放在⼼上。”林拍拍我的肩膀，

“就算哪天你坐了牢，我也会去陪你坐。” 

　　因为⼀场失恋，因为⼀场拳击⽐赛，我认识了林，认识了这个

⽣命中对我来说最为珍贵的男⼈。这是⽣命的⼀个奇迹——最好的

朋友，原来是⾃⼰曾经的对⼿。 

　　⽽那个坚定离我⽽去的⼥⼈，在三年之后告诉我她要结婚了。

我祝她幸福。 

⼋ 

　　这个林，是我想像中的⼀个⼈。我的⽣活中，并没有林这样的

⼈。有⼀天我突然想到⼀句话：江湖，现在已经没有江湖了，只剩

下社会。所以这个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。我写这个东西的⽬的，

也许是想试着感动⾃⼰⼀把，趁⾃⼰还年轻的时候。


